
廣
州
﹁萬
木
草
堂
﹂
，
是
康
有
為
創
辦
的
旨
在
培
養
維
新
人
才

的
新
式
書
院
，
被
視
為
﹁戊
戌
變
法
策
源
地
﹂
。
近
日
，
經
過
全
面

修
繕
後
的
萬
木
草
堂
重
新
對
外
開
放
。

萬
木
草
堂
位
於
廣
州
中
山
四
路
文
興
街
，
一
九
八
三
年
被
列
為

廣
州
市
重
點
文
物
保
護
單
位
。
﹁南
洲
講
學
開
新
派
，
萬
木
森
森
一

草
堂
﹂
，
萬
木
草
堂
始
建
於
清
嘉
靖
九
年
（
公
元
一
八
○
四
年
）
，

是
一
座
三
間
三
進
、
兩
天
井
、
硬
山
頂
、
青
磚
的
祠
堂
式
建
築
，
面

積
六
百
多
平
方
米
，
原
是
廣
東
省
邱
氏
子
弟
到
省
城
應
試
居
住
處
。

一
八
九
一
年
康
有
為
租
借
﹁邱
氏
書
院
﹂
設
堂
講
學
，
康
有
為
給
學

堂
命
名
為
﹁萬
木
草
堂
﹂
，
其
意
以
樹
人
如
樹
木
，
寓
培
植
萬
木
，

為
國
棟
樑
之
意
。
隨
着
戊
戌
變
法
的
失
敗
，
康
有
為
逃
亡
日
本

，
萬
木
草
堂
於
一
八
九
八
年
九
月
被
清
政
府
查
封

停
辦
。萬

木
草
堂
的
特
色
是
革
舊
維
新
，
即
改
革
舊

的
書
院
教
育
制
度
，
培
養
德
才
兼
備
的
維
新
人
才

，
首
倡
學
生
德
智
體
全
面
發
展
。
在
德
育
方
面
，

康
有
為
經
常
鼓
勵
學
生
，
要
仿
效
勇
於
獻
身
國
家

富
強
的
先
輩
，
培
養
救
國
救
民
的
使
命
感
、
責
任

感
。
康
有
為
要
求
學
生
要
有
﹁四
恥
﹂
，
即
﹁一

恥
無
志
﹂
，
﹁二
恥
循
俗
﹂
，
﹁三
恥
鄙
吝
﹂
，

﹁四
恥
懦
弱
﹂
。
﹁若
有
四
者
，
不
能
學
道
，
願

深
恥
之
﹂
。
智
育
方
面
，
康
有
為
主
張
以
孔
學
為

中
心
，
認
為
﹁百
家
皆
孔
子
之
學
﹂
，
﹁諸
教
皆

不
能
出
孔
學
之
外
﹂
。
同
時
，
康
有
為
也
很
強
調

經
世
致
用
，
當
時
所
開
設
的
有
關
課
程
有
政
治
原

理
學
、
中
國
政
治
沿
革
得
失

、
萬
國
政
治
沿
革
得
失
、
政

治
實
用
學
和
群
學
等
。
康
有

為
希
望
通
過
中
外
歷
史
的
分

析
總
結
，
作
為
維
新
變
法
的

參
考
。
康
有
為
還
很
重
視
西

學
，
他
要
求
學
生
學
習
泰
西

哲
學
，
萬
國
史
學
，
研
究
萬

國
政
治
，
學
習
外
國
語
言
文
字
及
其
自
然
科
學
。

康
有
為
規
定
，
他
的
學
生
要
讀
西
洋
譯
述
百
數
種

，
以
此
來
打
開
學
生
的
眼
界
，
架
起
向
西
方
學
習

的
橋
樑
。
為
了
培
養
學
生
健
康
的
精
神
和
體
魄
，

萬
木
草
堂
還
首
創
了
音
樂
舞
蹈
、
體
操
、
射
擊
等

課
程
，
注
意
學
生
的
全
面
發
展
。

在
講
課
時
，
康
有
為
精
神
飽
滿
，
聲
音
宏
亮

，
旁
徵
博
引
，
貫
通
中
外
古
今
。
教
學
方
法
上
，

康
有
為
注
意
教
法
的
活
潑
多
樣
，
除
了
課
堂
上
系

統
傳
授
知
識
外
，
他
還
十
分
重
視
提
倡
學
生
自
學

，
為
此
專
門
設
立
了
圖
書
館
，
名
曰
﹁書
藏
﹂
。

萬
本
草
堂
還
經
常
組
織
學
生
遊
學
、
編
書
、
舉
辦

討
論
會
和
演
講
會
等
等
。

據
說
，
當
年
康
有
為
講
學
不
設
書
本
，
擊
鼓

三
通
便
開
始
授
課
。
萬
木
草
堂
成
了
名
副
其
實
的
維
新
變
法
的
幹
部

學
校
，
起
初
學
生
不
滿
二
十
人
，
後
增
至
一
百
多
人
，
其
中
，
陳
千

秋
、
梁
啟
超
、
麥
華
、
麥
孟
華
、
徐
勤
等
成
為
戊
戌
變
法
運
動
的
重

要
人
物
。
梁
啟
超
在
康
有
為
門
下
讀
書
的
幾
年
，
正
值
十
七
至
二
十

歲
，
風
華
正
茂
，
思
維
敏
捷
，
勇
於
進
取
，
富
有
朝
氣
和
想
像
力
，

易
於
接
受
新
鮮
事
物
。
勤
奮
加
上
個
人
的
天
賦
，
使
他
在
萬
木
草
堂

很
快
成
為
出
類
拔
萃
的
學
生
，
深
得
老
師
的
賞
識
。

如
今
，
修
葺
一
新
的
萬
木
草
堂
張
掛
着
孔
子
像
，
孔
子
像
前
是

數
排
古
色
古
香
的
木
製
桌
椅
。
有
關
人
士
表
示
，
為
吸
引
遊
人
參
觀

，
增
強
互
動
，
今
後
擬
定
期
開
辦
國
學
講
座
。

傅
雷
，
字
怒
安
，
又
作
怒
庵
，
上
海
南
匯
人
，
一
九
○
八
年
生
，
我
國
著
名
翻
譯

家
、
文
藝
評
論
家
、
美
術
史
家
。
今
年
是
傅
雷
先
生
誕
辰
一
百
周
年
，
北
京
、
上
海
都

舉
行
了
紀
念
活
動
。
我
正
在
整
理
、
出
版
《
蘇
局
仙
聯
語
選
》
，
發
現
祖
父
蘇
局
仙
先

生
曾
是
傅
雷
童
年
時
的
老
師
，
﹁文
革
﹂
初
期
聞
悉
傅
雷
夫
婦
含
冤
去
世
時
，
即
撰
聯

語
《
傅
怒
安
》
緬
懷
。
﹁文
革
﹂
之
後
傅
雷
夫
婦
得
以
平
反
昭
雪
，
祖
父
又
撰
《
輓
傅

怒
安
》
聯
以
憑
弔
。
這
兩
副
聯
語
，
表
達
了
這
位
逾
百
歲
文
化
老
人
對
門
生
傅
雷
的
痛

惜
和
哀
悼
。
尤
其
對
傅
雷
童
年
的
家
境
及
秉
性
的
養
成
，
用
精
煉
的
寥
寥
數
語
，
作
了

深
刻
描
述
和
合
理
剖
析
，
至
今
讀
來
予
人
啟
迪
。

一
九
六
六
年
八
月
二
十
六
日
，
周
浦
鎮
一
造
反
隊
到
蘇
家
宅
﹁破
四
舊
﹂
，
將
這

座
康
熙
末
年
始
建
的
古
宅
，
砸
爛
匾
牌
，
剁
毀
磚
雕
，
祖
父
的
藏
書
、
字
畫
、
詩
聯
慘

遭
火
焚
。
事
後
，
祖
父
痛
惜
之
餘
依
然
堅
信
社
會
發
展
需
要
文
化
，
黨
和
政
府
必
將
重

視
文
化
，
遂
於
當
年
十
二
月
十
九
日
至
次
年
一
月
五
日
，
在
養
病
期
間
用
鋼
筆
憑
記
憶

將
舊
作
聯
語
數
百
副
寫
於
舊
賬
頁
上
，
自
綴
成
冊
，
取
《
舊
事
重
提
》
為
集
名
。
內
容

分
醫
師
、
舊
識
、
新
知
、
同
學
（
即
門
生
）
、
書
畫
家
等
類
。
同
學

類
的
最
後
一
位
是
傅
怒
安
，
即
傅
雷
。

傅
雷
於
一
九
六
六
年
八
月
三
十
日
被
上
海
音
樂
學
院
紅
衛
兵
抄

家
，
九
月
三
日
即
與
夫
人
朱
梅
馥
憤
而
於
深
夜
雙
雙
含
冤
自
盡
。
祖

父
聞
之
，
撰
《
傅
怒
安
》
聯
痛
悼
。
聯
名
之
下
有
小
序
：
﹁魚
潭
人

‧
父
鵬
，
早
故
。
母
氏
巾
幗
鬚
眉
，
亢
爽
善
急
人
之
急
。
周
浦
楊
潔

女
校
經
濟
中
斷
，
賴
其
維
持
。
顧
鳳
聯
無
力
讀
出
，
賴
其
資
助
。
凡

事
在
公
益
，
輒
肯
量
力
助
成
。
教
怒
安
甚
嚴
。
初
請
傅
鶴
亭
老
廩
生

課
之
讀
。
繼
送
入
三
校
，
訂
約
不
得
其
命
不
許
外
出
，
一
日
遇
諸
街

，
即
來
質
問
，
予
為
之
侷
促
。
讀
半
年
他
出
，
後
聞
居
滬
上
，
不
知

操
何
業
，
只
傳
知
其
學
成
而
議
論
縱
橫
，
長
於
筆
戰
，
鋒
芒
太
露
，

難
免
不
獲
罪
當
世
。
年
隔
多
年
，
音
問
素
絕
，

雖
欲
囑
之
而
亦
無
如
何
也
。
今
從
道
路
傳
聞
，

悉
其
去
秋
夫
婦
自
縊
身
死
。
後
嗣
有
無
，
無
從

取
悉
。
死
於
滬
寓
，
不
歸
骨
。
﹂
七
言
聯
曰
：

難
忘
當
日
高
堂
語
；
忍
聽
秋
風
落
葉
聲
。

傅
雷
是
南
匯
魚
潭
鄉
傅
家
宅
人
，
今
屬
南

匯
區
下
沙
鎮
王
樓
村
五
組
。
幼
時
稱
怒
安
，
有

﹁一
怒
天
下
安
﹂
之
意
。
父
傅
鵬
，
在
傅
雷
四

歲
時
逝
世
。
母
李
欲
振
，
南
匯
惠
南
鎮
人
，
精
明
能
幹
，
嚴
於
教
子

，
人
稱
﹁鵬
少
奶
奶
﹂
。
曾
捐
資
興
辦
周
浦
楊
潔
女
校
。
一
九
一
二

年
遷
居
周
浦
鎮
北
大
街
。
初
在
家
延
請
老
廩
生
為
傅
雷
授
課
。
一
九

一
九
年
送
傅
雷
入
設
於
周
浦
鎮
的
南
匯
縣
立
第
三
公
學
，
翌
年
轉
入

上
海
南
洋
小
學
。
現
周
浦
還
保
存
着
傅
雷
故
居
。
傅
雷
一
九
二
七
年

冬
由
留
法
的
表
兄
顧
侖
布
帶
去
赴
法
留
學
。
學
成
回
國
後
一
九
三
一

年
九
月
即
被
劉
海
粟
聘
任
為
上
海
美
術
專
科
學
校
辦
公
室
主
任
。
兩

年
後
母
親
病
逝
，
傅
雷
辭
去
教
職
，
從
此
選
擇
閉
門
譯
書
為
業
。
傅

雷
一
九
五
七
年
七
月
十
八
日
寫
的
《
自
述
》
中
說
：
﹁母
親
在
日
，

以
我
在
國
外
未
得
學
位
，
再
不
工
作
，
她
更
傷
心
﹂
。
足
見
其
母
管

教
之
嚴
，
要
求
之
高
，
以
及
對
傅
雷
一
生
影
響
之
深
。

祖
父
局
仙
公
自
一
九
一
三
年
起
就
在
縣
立
第
三
公
學
執
教
國
文
、
歷
史
、
地
理
，

兼
任
高
級
班
主
任
，
直
至
一
九
二
九
年
調
離
三
校
改
任
下
沙
龍
潭
小
學
校
長
兼
教
師
。

他
與
傅
雷
雖
為
師
僅
半
年
，
卻
能
在
四
十
多
年
之
後
依
然
能
如
此
熟
悉
學
生
和
家
長
，

能
把
傅
母
的
高
尚
品
格
，
傅
雷
自
幼
養
成
之
耿
直
孤
傲
秉
性
，
刻
畫
得
入
木
三
分
，
確

是
十
分
難
得
。

一
九
七
九
年
，
傅
雷
先
生
與
夫
人
均
得
平
反
昭
雪
。
祖
父
聞
而
又
撰
一
聯
《
輓
傅

怒
安
》
，
前
有
小
序
寫
道
：
﹁怒
安
名
雷
，
傅
家
潭
子
人
。
父
名
鵬
，
早
故
。
母
一
烈

女
子
，
束
之
嚴
。
﹂
聯
曰
：

想
當
年
，
同
居
朝
夕
，
契
合
師
生
，
此
景
此
情
成
一
夢
；

快
今
日
，
掃
盡
煙
氣
，
重
新
宇
宙
，
於
夫
於
婦
並
千
秋
。

當
年
，
祖
父
與
學
生
都
寄
宿
於
學
校
，
故
曰
：
﹁同
居
朝
夕
﹂
。
師
生
情
誼
令
老

人
感
慨
萬
千
。
此
時
祖
父
屆
百
齡
，
聯
句
是
由
家
父
筆
錄
的
。
今
為
紀
念
先
輩
、
鄉
賢

，
兩
聯
均
將
在
《
蘇
局
仙
聯
語
選
》
中
出
版
面
世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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賈
平
凹
寫
過
古

城
西
安
的
城
市
閒
人

，
這
一
類
閒
人
，
有

別
於
街
頭
混
混
，
他

們
一
般
很
少
打
架
鬥

毆
，
那
是
粗
人
幹
的

事
；
閒
人
一
般
只
到

處
閒
逛
，
聽
到
什
麼
信
息
，
轉
手
就
添
油

加
醋
傳
給
其
他
人
；
再
就
是
給
一
些
有
身

份
的
人
跑
跑
腿
，
得
點
好
處
。
儼
然
混
跡

於
城
市
上
流
社
會
的
人
物
。
閒
人
一
般
餓

不
着
，
他
們
或
多
或
少
有
點
資
本
，
譬
如

，
有
一
兩
間
房
子
出
租
，
或
者
有
點
小
生

意
與
別
人
合
着
，
但
不
需
要
他
去
打
理
。

其
實
這
種
人
哪
兒
都
有
。
昨
天
有
人

來
辦
公
室
閒
聊
，
說
起
閒
人
，
就
又
想
起

前
一
段
時
間
遇
着
的
一
個
。

那
是
我
跟
一
位
同
事
去
縣
裡
採
訪
時

，
遇
到
的
一
位
真
正
的
閒
人
。
那
天
晚
上

，
我
們
吃
完
飯
，
然
後
到
我
同
事
的
一
位

朋
友
家
裡
喝
茶
，
這
位
朋
友
如
今
有
點
職

務
了
。
坐
一
會
，
又
來
了
一
位
當
地
公
安

局
的
朋
友
，
公
安
局
的
朋
友
坐
了
一
會
說

：
去
宵
夜
吧
。
於
是
，
去
宵
夜
。

路
上
，
我
打
電
話
約
一
位
當
地
地
稅

部
門
的
朋
友
一
起
來
。
到
一
家
小
店
，
發

現
多
了
一
個
人
，
此
人
衣
冠
楚
楚
，
我
想

，
可
能
是
我
那
位
同
事
或
者
是
公
安
局
的

朋
友
叫
來
的
吧
，
大
家
誰
都
沒
在
意
，
坐

下
來
喝
。

酒
過
三
巡
，
發
現
這
位
先
生
對
我
們

誰
都
不
熟
，
但
是
，
他
很
會
察
顏
觀
色
，

在
我
們
相
互
叫
對
方
喝
酒
的
簡
單
對
話
中

，
居
然
也
能
分
辨
出
誰
是
誰
。
然
後
，
他

一
路
敬
酒
，
管
誰
都
叫
總
，
叫
我
羅
總
，

因
為
我
朋
友
是
叫
我
名
字
的
，
樓
，
他
以

為
是
羅
。
突
然
間
，
大
家
都
覺
得
不
對
，

都
拿
眼
睛
看
他
，
這
位
先
生
也
覺
察
出
來

了
，
說
：
我
不
能
再
喝
了
，
出
去
一
下
。

然
後
，
再
沒
回
來
。

這
人
走
後
，
大
家
說
起
來
，
都
以
為

是
我
們
中
間
誰
叫
來
的
朋
友
，
縣
城
裡
居

然
也
有
這
樣
的
閒
人
。

以
前
聽
說
過
大
城
市
裡
有
許
多
閒
人

，
他
們
混
跡
於
各
種
場
合
，
哪
裡
有
酒
席

就
往
哪
裡
去
，
如
是
單
位
辦
的
酒
席
，
大

家
都
以
為
是
哪
一
個
領
導
請
來
一
起
吃
飯

喝
酒
的
；
如
果
是
私
人
宴
請
的
酒
席
，
譬

如
喜
酒
，
男
方
會
以
為
是
女
方
的
親
友
，

女
方
又
以
為
是
男
方
的
親
友
。
這
種
閒
人

，
只
白
吃
白
喝
。

朋
友
告
訴
我
：
還
有
一
種
閒
人
更
厲

害
，
在
各
種
場
合
混
久
了
，
誰
都
覺
得
這

個
人
臉
熟
，
冷
不
防
就
會
被
他
鑽
了
空
子

。
話
說
一
回
一
位
閒
人
又
到
某
酒
家
混
吃

，
還
與
該
酒
家
的
一
位
女
服
務
員
有
了
某

種
關
係
，
這
女
孩
也
不
知
道
他
的
底
細
，

便
求
他
幫
忙
安
排
個
好
工
作
。
然
後
，
這

閒
人
趁
着
與
勞
動
局
長
同
桌
吃
飯
的
時
候

，
對
局
長
說
：
我
一
位
老
鄉
，
工
作
很
辛

苦
，
您
能
不
能
幫
忙
給
安
排
到
哪
個
廠
裡

上
班
？
酒
桌
上
那
麼
多
人
，
這
位
局
長
要

說
不
行
那
是
給
自
己
丟
臉
，
只
好
當
場
打

電
話
給
某
廠
廠
長
，
把
這
事
給
辦
了
。
後

來
這
人
離
開
這
個
酒
桌
了
，
局
長
問
其
他

人
：
剛
才
這
人
很
臉
熟
，
是
哪
個
單
位
的

？
沒
人
說
得
出
來
，
便
猜
：
好
像
是
某
領

導
的
秘
書
，
又
好
像
是
某
單
位
的
辦
公
室

主
任
，
最
後
都
猜
不
出
。
局
長
說
：
猜
不

出
就
算
了
，
管
他
是
誰
，
總
算
辦
了
一
件

事
，
日
後
大
家
好
見
面
。
誰
知
道
他
其
實

是
一
位
閒
人
。

閒
人
混
到
這
個
份
上
，
那
是
高
手
了
。

我
如
果
能
混
到
這
個
份
上
，
我
就
會

辭
職
專
做
閒
人
了
。
但
我
不
會
，
沒
那
智

商
，
所
以
，
只
好
閒
話
閒
人
。

二○○七年六月，正值
「俄羅斯中國年」開展得如火

如荼之際，我國著名音樂家薛
范應俄中友好協會和莫斯科中
俄文化交流中心的邀請，赴俄
進行為期十天的訪問。

出生於一九三四年、曾翻譯過八百多首俄羅
斯歌曲、為中俄友誼投入畢生精力、做出傑出貢
獻的薛范，卻從未到過俄羅斯，因此自踏上這塊
廣袤而神秘的土地的那一刻起，他就一直處在莫
名的激動、興奮之中。而在這短短的幾天中，最
讓薛老感慨的，卻是這麼一件 「小事」：

一天，薛范隨訪問團去一個雜技場看節目，
由於送門票的人員還沒到，薛老就在等候入場的

大廳裡休息。等候的過程中，坐在輪椅上的薛范
突然發現，在這個普通的雜技場入口處，迎面豎
着一個小小的紀念碑。

薛范好奇地將輪椅搖近紀念碑，見上面鐫刻
着這樣一行字： 「紀念衛國戰爭中犧牲的雜技演
員」，下面則是一幅幅照片和名單。在紀念碑的
後面，是一個大理石胸牆，上面鑲嵌着兩行金字
： 「犧牲的朋友們，你們早已經不和我們在一起
了；但是永遠存在的是和平、是生命，還有我們
的雜技團和馬涅日廣場。」

仔細地看完後，薛老先是感動，然後是一陣
強烈的震撼。這時，身邊的陪同人員向薛范介紹
說，在俄羅斯國土上，到處都有這樣的紀念碑，
包括許多普通的工廠、大學、機關。陪同人員的

話，讓薛范更加震撼。
隨後幾天，薛范向俄方提出要看一看紅場、

無名戰士墓、衛國戰爭勝利紀念館，在參觀衛國
戰爭紀念館時，薛老看到滿牆都是用金字鐫刻着
的犧牲者的名字，他特意在密密麻麻的名字間尋
找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卓婭‧柯斯莫捷勉斯卡婭的
名字。果然，薛范找到了這個熟悉的名字。

在俄羅斯，有首膾炙人口的歌曲《鶴群》：
「我在雲端像鶴群一樣長鳴，呼喚你們，那往事

不能忘。」俄羅斯是一個牢記歷史的偉大民族，
同樣是二戰的受害國，經歷了同樣的慘痛與屈辱
，但與俄羅斯相比，我們在這方面做得還遠遠不
夠。

那往事，不能忘。

人
不
可
太
聰
明
，
更
不
可
太
精
明
。
相
反

，
做
人
應
單
純
些
，
做
事
深
些
，
即
處
世
淺
些

，
悟
世
深
些
。
對
此
，
古
羅
馬
哲
人
塞
內
加
一

針
見
血
地
指
出
：
﹁精
明
過
頭
，
乃
智
者
大
忌

。
﹂

金
庸
筆
下
的
《
射
鵰
英
雄
傳
》
，
大
英
雄

郭
靖
就
是
一
個
﹁沌
沌
兮
、
傻
乎
乎
﹂
的
人
，

沒
有
心
機
、
心
術
，
沒
有
人
生
技
巧
與
策
略
，
然
而
他
學
到
了
天
下

最
高
的
武
藝
—
—
﹁降
龍
十
八
掌
﹂
，
成
為
頂
天
立
地
的
武
林
高
手

。
與
之
相
比
，
他
的
伴
侶
黃
蓉
，
雖
然
聰
明
，
卻
沒
有
郭
靖
的
那
麼

一
股
執
著
的
傻
勁
兒
，
結
果
她
只
學
到
了
撥
弄
﹁打
狗
棒
﹂
的
粗
淺

功
夫
。
我
想
，
但
凡
取
得
大
成
就
的
人
，
正
是
那
些
並
不
愚
蠢
又
不

太
精
明
的
人
。

人
有
智
者
和
愚
人
之
分
。
《
紅
樓
夢
》
中
的
傻
大
姐
、
薛
蟠
、

趙
姨
娘
等
，
自
然
只
能
歸
入
愚
人
之
列
。
而
林
黛
玉
、
薛
寶
釵
、
王

熙
鳳
等
則
屬
智
者
。
曹
雪
芹
對
聰
明
人
的
差
異
作
四
種
區
分
：
一
曰

有
智
慧
的
人
—
—
林
黛
玉
、
賈
寶
玉
是
也
；
二
曰
聰
明
人
，
如
薛
寶

釵
等
；
三
曰
精
明
人
，
其
典
型
是
王
熙
鳳
；
四
曰
機
靈
鬼
，
乃
襲
人

、
小
紅
等
。
有
智
慧
的
人
能
感
悟
宇
宙
人
生
，
心
性
深
厚
，
卻
易
被

人
視
為
呆
子
傻
子
。
薛
寶
釵
雖
很
聰
明
，
却
沒
有
大
智
慧
，
她
的
聰

明
不
過
是
會
做
人
，
結
果
落
入
了
世
故
，
比
薛
更
聰
明
的
是
鳳
姐
，

可
她
聰
明
過
頭
，
成
了
精
明
，
特
別
會
算
計
。
精
明
已
不
太
妙
，
倘

精
明
過
度
，
會
危
害
自
己
。
曹
雪
芹
結
她
的
命
運
詩
：
﹁機
關
算
盡

太
聰
明
，
反
誤
了
卿
卿
性
命
﹂
，
就
是
她
的
最
後
下
場
。
至
於
大
觀

園
中
的
機
靈
鬼
，
只
是
聰
明
人
中
較
低
級
的
巧
人
。

人
還
有
深
淺
之
分
。
有
人
以
﹁深
、
淺
﹂
二
字
為
尺
，
把
人
群

也
分
作
四
種
類
型
：
一
是
做
人
清
淺
，
做
學
問
做
事
業
博
大
精
深
；

二
是
做
人
很
深
，
做
學
問
做
事
業
膚
淺
；
三
是
做
人
做
事
業
做
學
問

皆
深
；
四
是
做
人
做
事
業
皆
淺
。
依
我
之
見
，
第
一
類
人
最
好
，
第

二
類
人
最
糟
，
第
三
類
人
可
畏
、
可
怕
。
像
《
三
國
演
義
》
的
諸
葛

亮
、
曹
操
，
雖
屬
聰
明
絕
頂
的
人
，
但
身
在
政
治
場
中
生
出
許
多
機

心
。
魯
迅
評
價
諸
葛
亮
事
事
洞
明
﹁近
乎
妖
﹂
，
曹
操
則
被
後
人
冠

之
﹁一
代
奸
雄
﹂
。
第
四
類
人
可
接
近
，
這
類
人
其
實
就
是
多
數
的

普
通
人
，
雖
然
平
凡
，
卻
沒
有
心
機
、
心
術
、
心
計
，
自
然
可
接
近

不
可
怕
。

從
歷
史
和
現
實
中
，
我
目
睹
過
一
些
學
問
功
夫
深
，
做
人
卻
很

有
功
力
的
人
，
他
們
學
問
心
術
兼
備
，
極
為
世
故
，
充
滿
深
不
可
測

的
謀
略
和
策
略
。
在
這
類
大
才
中
，
當
然
有
可
敬
的
，
但
我
寧
可
敬

而
遠
之
。
有
人
把
他
們
比
做
老
狐
狸
，
學
問
做
得
如
狐
狸
那
樣
深
藏

不
露
，
做
人
更
像
老
狐
狸
，
心
靈
卻
是
個
黑
洞
，
讓
人
討
厭
可
畏
。

我
也
觀
賞
到
一
種
很
美
的
生
命
景
觀
：
凡
是
靈
魂
高
貴
的
人
，
大
都

在
世
人
眼
裡
有
點
傻
，
像
一
個
不
濟
世
俗
、
永
遠
長
不
大
的
稚
童
。

在
人
類
精
神
創
造
史
中
，
從
蘇
格
拉
底
到
亞
里
士
多
德
，
從
荷

馬
、
但
丁
到
莎
士
比
亞
，
從
普
希
金
、
契
訶
夫
到
托
爾
斯
泰
、
陀
思

妥
也
夫
斯
基
，
都
是
一
些
做
人
像
孩
子
，
做
文
章
像
大
海
一
樣
的
奇

才
。
而
在
中
國
的
遠
古
時
代
，
《
山
海
經
》
所
塑
造
的
女
媧
、
精
靈

、
夸
父
等
神
人
合
一
的
生
命
，
也
是
一
些
極
為
簡
單
的
英
雄
，
根
本

沒
有
生
死
、
榮
辱
、
成
敗
觀
念
，
但
所
做
事
業
則
深
像
最
浩
瀚
的
大

海
和
天
空
。
還
有
那
些
有
大
智
慧
的
先
知
聖
人
，
如
老
子
、
莊
子
、

玄
奘
、
慧
能
等
，
也
都
是
做
人
清
淺
而
學
問
思
想
很
深
的
天
才
。
難

怪
老
子
說
：
﹁聖
人
皆
孩
兒
﹂
，
呼
喚
人
們
要
回
歸
﹁嬰
兒
狀
態
﹂

。

為
什
麼
人
不
可
太
聰
明
？
為
什
麼
聰
明
過
度
，
是
智
者
的
大
忌

呢
？

聰
明
過
頭
損
害
心
靈
。
那
些
有
大
智
慧
的
天
才
作
家
，
除
了
用

頭
腦
外
，
更
多
地
投
入
了
全
生
命
、
全
心
靈
去
寫
作
，
因
此
創
造
了

大
境
界
。
而
精
明
的
作
家
，
僅
用
聰
明
的
頭
腦
寫
作
，
什
麼
都
算
計

好
再
動
筆
，
靈
感
被
算
計
所
撲
滅
，
還
有
什
麼
心
靈
、
精
神
創
造
呢

？
更
遑
論
有
傳
世
之
作
。
那
些
不
朽
的
大
智
慧
文
學
，
除
了
文
字
絕

美
之
外
，
還
有
文
字
中
的
大
關
懷
、
大
悲
憫
，
以
及
文
字
背
後
的
大

視
野
、
大
呼
號
。
這
又
是
聰
明
作
家
最
缺
少
的
東
西
，
他
們
充
其
量

只
能
成
為
﹁巧
作
家
﹂
而
難
成
大
氣
候
。
寫
作
如
此
，
做
人
做
事
亦

然
。

聰
明
過
頭
，
使
人
忘
記
了
﹁大
寧
﹂
（
莊
子
語
）
。
﹁大
寧
﹂

即
自
然
，
即
原
始
太
初
的
精
神
之
鄉
。
塞
內
加
所
說
的
過
度
聰
明
乃

智
者
大
忌
，
與
莊
子
的
自
然
思
想
是
相
通
的
。
莊
子
講
真
正
有
大
智

慧
的
聖
人
、
真
人
、
至
人
等
，
都
是
一
些
知
道
﹁大
寧
﹂
即
大
自
然

之
理
的
人
。
而
不
是
那
些
靠
人
為
取
巧
的
人
。
聰
明
過
頭
，
人
為
性

太
強
，
反
倒
落
入
了
﹁小
知
道
﹂
，
而
忘
記
﹁大
寧
﹂
的
境
界
。
因

此
，
人
與
文
章
不
怕
拙
，
怕
的
是
弄
巧
成
拙
。
自
然
之
﹁拙
﹂
中
常

常
有
﹁大
巧
﹂
在
，
也
就
是
渾
然
天
成
的
大
智
慧
在
。

聰
明
過
頭
所
以
是
大
忌
，
原
因
還
在
拋
棄
了
人
從
母
親
身
上
帶

來
的
那
片
﹁混
沌
﹂
，
即
與
生
俱
來
的
一
片
本
真
與
天
籟
。
莊
子
在

《
應
帝
王
》
篇
中
講
人
天
性
中
的
本
真
不
可
開
鑿
，
即
便
教
育
與
知

識
的
灌
輸
，
也
要
守
望
着
原
始
宇
宙
賦
予
人
的
那
點
混
沌
狀
態
，
拒

絕
人
間
的
世
故
勢
利
，
也
拒
絕
聰
明
伶
俐
的
侵
蝕
，
從
而
守
住
善
良

、
誠
實
、
正
直
、
單
純
，
始
終
擁
有
赤
子
之
心
和
赤
子
情
懷
。
而
世

故
的
人
，
當
然
聰
明
，
可
惜
只
有
精
明
而
無
大
智
慧
，
失
去
了
對
人

間
的
信
賴
，
也
失
去
了
生
命
的
熱
情
。

由
此
我
想
，
擁
有
大
智
慧
的
人
類
精
神
價
值
創
造
者
，
並
非
看

不
透
人
生
世
相
的
玄
機
，
並
非
成
熟
不
了
，
而
是
他
們
的
心
靈
和
靈

魂
的
審
美
向
度
，
根
本
就
不
取
俗
界
的
所
謂
世
故
精
明
成
熟
。
他
們

在
對
宇
宙
、
人
生
、
社
會
深
刻
反
省
，
獲
得
洞
察
力
與
穿
透
力
之
後

，
用
智
慧
返
回
孩
子
狀
態
。
而
且
，
這
些
靈
魂
高
貴
的
大
智
慧
者
，

越
到
晚
年
越
喜
歡
天
真
童
心
。
他
們
閱
人
無
數
，
看
遍
人
間
，
唯
有

從
孩
子
身
上
看
見
了
人
類
最
本
真
、
最
透
明
、
最
純
然
的
東
西
。
這

種
回
歸
和
喜
歡
，
飽
含
了
對
人
的
深
刻
反
省
與
憂
患
，
抵
抗
着
人
性

異
化
後
的
精
明
與
世
故
。
很
可
惜
，
如
今
像
老
子
、
王
國
維
這
樣
單

純
可
愛
的
天
才
越
來
越
稀
少
。
相
反
城
府
很
深
、
思
想
很
淺
的
人
卻

越
來
越
多
。
這
些
處
世
之
道
很
深
、
悟
世
之
道
很
淺
的
人
，
正
掌
握

着
人
世
間
的
命
脈
。
更
可
惜
，
我
們
這
些
﹁現
代
人
﹂
，
科
學
愈
發

達
，
物
資
愈
豐
富
，
知
識
愈
增
多
，
離
人
的
原
始
本
真
狀
態
愈
遠
，

真
不
知
人
在
進
化
還
是
在
退
化
。
在
我
們
周
圍
，
總
有
一
些
看
穿
社

會
人
生
之
後
無
法
回
歸
的
人
，
結
果
變
得
成
精
成
妖
成
怪
，
變
得
冷

漠
酸
氣
世
故
，
渾
身
冷
嗖
嗖
的
，
與
人
不
可
愛
，
自
己
也
活
得
不
自

在
。

一
過
六
月
，
離
北
京
奧

運
會
開
幕
的
時
間
就
不
遠
了

。
這
時
候
，
作
為
東
道
主
的

中
國
人
，
除
了
迎
接
客
人
、

做
好
奧
運
會
的
準
備
工
作
之

外
，
最
大
的
心
事
莫
過
於
爭

金
牌
了
。
大
家
都
會
心
照
不

宣
地
算
計
着
：
從
悉
尼
奧
運

會
、
希
臘
奧
運
會
中
國
隊
獲
得
金
牌
的
數
量
，
考

慮
到
此
次
東
道
主
的
主
場
優
勢
，
可
能
會
多
拿
幾

塊
金
牌
；
在
田
徑
、
游
泳
兩
個
金
牌
大
項
不
佔
優

勢
的
情
況
下
，
射
擊
、
體
操
、
乒
乓
球
、
羽
毛
球

等
項
目
能
不
能
彌
補
不
足
…
…

我
想
，
體
育
界
的
領
導
在
算
，
各
參
賽
運
動

隊
的
教
練
在
算
，
參
賽
的
運
動
員
在
算
，
隨
時
準

備
捕
捉
奪
金
新
聞
的
新
聞
記
者
們
在
算
，
作
為
有

幸
成
為
主
辦
國
的
觀
眾
也
在
算
。

算
歸
算
，
但
只
能
是
預
算
、
估
算
，
誰
也
沒

有
十
拿
九
穩
的
本
事
。
當
然
了
，
專
家
、
行
家
，

總
會
比
一
般
人
算
得
準
確
一
些
。
這
不
，
前
些
日

子
有
位
記
者
就
採
訪
鄧
亞
萍
，
請
這
位
中
國
乒
乓

球
大
滿
貫
得
主
第
一
人
預
測
中
國
乒
乓
球
隊
在
奧

運
會
上
能
拿
到
多
少
塊
金
牌
。
然
而
，
令
記
者
始

料
不
及
的
是
，
鄧
亞
萍
並
沒
有
正
面
回
答
記
者
提

出
的
問
題
，
而
是
把
話
題
一
轉
，
說
道
：
﹁此
次

奧
運
會
，
我
更
關
心
的
是
如
何
展
示
我
們
中
國
人

的
風
采
以
及
文
明
程
度
。
﹂
她
還
說
：
﹁不
要
老

是
把
注
意
力
放
在
那
幾
塊
金
牌
上
，
體
育
最
重
要

的
往
往
是
金
牌
背
後
的
東
西
，
即
競
技
項
目
的
魂

魄
和
精
神
。
﹂

起
先
，
我
還
不
大
明
白
她
這
番
話
的
針
對
性

：
人
家
讓
你
預
測
乒
乓
球
隊
在
奧
運
會
上
能
得
幾

塊
金
牌
，
你
卻
顧
左
右
而
言
他
，
大
談
文
明
和
精

神
，
這
豈
不
是
所
答
非
所
問
了
？
待
她
進
一
步
說

明
情
況
，
我
才
恍
然
大
悟
。
原
來
，
她
之
所
指
，

針
對
的
是
不
久
前
在
國
家
體
育
館
鳥
巢
舉
行
的
田

徑
測
試
賽
上
一
些
現
場
觀
眾
不
夠
文
明
的
表
現
。

奧
運
田
徑
測
試
賽
在
鳥
巢
舉
行
，
吸
引
了
很
多
中

國
觀
眾
。
對
於
大
多
數
觀
眾
來
說
，
田
徑
測
試
賽

有
兩
大
看
點
：
一
是
看
鳥
巢
—
—
它
是
第
一
次
正

式
向
觀
眾
開
放
；
一
是
看
劉
翔
，
親
眼
目
睹
這
位

男
子
一
一
○
米
欄
世
界
紀
錄
保
持
者
的
風
采
。

或
許
正
是
因
為
視
野
錯
位
的
緣
故
吧
，
鳥
巢

裡
讓
鄧
亞
萍
擔
心
的
事
情
發
生
了
：
當
廣
播
裡
介

紹
其
他
運
動
員
時
，
會
場
上
幾
乎
沒
有
掌
聲
—
—

觀
眾
把
掌
聲
毫
不
吝
嗇
地
統
統
送
給
了
劉
翔
；
男

子
一
一
○
米
欄
比
賽
結
束
，
雖
然
比
賽
還
沒
結
束

，
不
少
人
卻
隨
着
劉
翔
一
起
退
場
了
。
測
試
賽
給

人
的
印
象
是
：
似
乎
整
個
田
徑
測
試
賽
只
有
一
個

項
目
，
那
就
是
男
子
一
一
○
米
欄
；
整
個
田
徑
賽

場
上
只
有
一
個
運
動
員
，
那
就
是
中
國
的
劉
翔
。

這
情
形
，
不
知
道
參
賽
的
外
國
運
動
員
會
作
何
感

想
，
不
知
道
觀
眾
席
上
的
外
國
觀
眾
會
作
何
感
想

。
換
了
我
們
，
受
到
東
道
主
、
主
辦
國
觀
眾
的
冷

遇
，
恐
怕
心
裡
也
會
不
是
個
滋
味
兒
吧
！
換
位
思

考
，
將
心
比
心
，
不
應
該
呀
！

奧
林
匹
克
的
創
始
人
顧
拜
旦
說
得
好
：
﹁奧

運
會
重
要
的
不
是
取
勝
，
而
是
參
與
，
參
與
比
取

勝
更
重
要
。
﹂
從
這
個
意
義
上
說
，
金
牌
重
要
，

參
與
更
重
要
。
我
覺
得
，
奧
運
會
有
兩
種
金
牌
：

比
賽
的
金
牌
和
觀
賽
的
金
牌
。
比
賽
的
金
牌
產
生

在
運
動
場
上
，
而
觀
賽
的
金
牌
產
生
在
觀
眾
席
上

，
即
鄧
亞
萍
所
說
的
觀
眾
所
表
現
出
的
風
采
和
精

神
。
有
資
格
拿
﹁金
牌
﹂
的
觀
賽
者
應
當
是
這
樣

的
：
為
每
一
場
高
水
平
的
比
賽
喝
彩
，
而
不
管
參

賽
的
國
籍
；
為
出
色
的
競
技
狀
態
而
喝
彩
，
而
不

是
只
看
比
賽
的
輸
贏
。
讓
來
北
京
參
賽
的
全
世
界

的
運
動
員
都
感
受
到
中
國
觀
眾
的
熱
情
，
讓
所
有

來
北
京
外
國
觀
眾
都
體
驗
到
中
國
觀
眾
的
禮
貌
。

這
就
是
中
國
觀
眾
在
未
來
北
京
奧
運
會
上
應
有
的

表
現
，
這
就
是
中
國
觀
眾
在
北
京
奧
運
會
上
該
拿

的
另
一
塊
﹁金
牌
﹂
。
無
論
如
何
，
總
不
至
於
讓

人
家
說
我
們
不
懂
得
看
比
賽
，
只
會
小
家
子
氣
地

給
自
家
人
鼓
掌
吧
！

北
京
奧
運
期
間
和
之
後
，
人
們
會
做
出
這
樣

的
比
較
：
作
為
觀
眾
，
是
漢
城
、
亞
特
蘭
大
、
悉

尼
、
雅
典
好
，
還
是
北
京
更
好
？
觀
賽
的
﹁金
牌

﹂
究
竟
應
該
屬
於
誰
？

相
信
，
有
了
鄧
亞
萍
的
及
時
提
醒
，
所
有
的

觀
眾
都
會
及
時
調
整
心
態
，
盡
快
改
變
田
徑
測
試

賽
上
不
夠
良
好
的
表
現
，
以
全
新
的
姿
態
，
以
文

明
、
禮
貌
的
風
貌
出
現
在
即
將
開
始
的
奧
運
會
所

有
的
場
館
裡
、
賽
場
上
。
決
不
讓
奧
運
會
觀
眾
席

上
的
這
枚
﹁金
牌
﹂
旁
落
。

蘇局仙撰聯悼傅雷 蘇永祁

另
一
種

﹁金
牌
﹂

郭
慶
晨

閒
話
閒
人

楊
朝
樓

康有為與廣州萬木草堂 許 揚

往
事
不
忘

李
淺
予

智
者
之
大
忌

張
廷
春

中年時的傅雷夫婦 （資料圖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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